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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丹阳北宋邵亢夫妻合葬墓发掘报告 

霍强 连小刚
1
 

（镇江博物馆 江苏 镇江 212002） 

【摘 要】：2007年4月，镇江博物馆考古人员在江苏省丹阳市大泊社区王家村发掘一座宋代竖穴土坑墓。墓葬

已遭破坏，出土器物较少。出土“（宋故）赠吏部尚书邵公夫人墓志铭”一合，墓主为北宋丹杨郡夫人强氏，夫君

为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枢密副使的邵亢。王珪《华阳集》卷三十七撰有邵亢墓志《邵安简公亢墓志铭》。

强氏墓志铭可与邵亢墓志铭相互补充、相互印证。 

【关键词】：北宋 墓志铭 邵亢 强氏 

【中图分类号】：K871.44 【文献标识码】：Ａ 

2007年4月，江苏省丹阳市经济开发区在原大泊镇西北约3公里的王家村开发平整土地过程中，发现了古墓。后经镇江博物

馆考古人员实地勘察，确认此处为东汉至北宋的墓葬群。此地域海拔约25 米，是一片舒缓的丘陵岗地；西靠沪宁铁路，南临沪

蓉高速公路（图一）。同年4月28日，镇江博物馆开始对该墓葬群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经过三个多月的工作，共清理墓葬46座，

出土文物百余件。这些墓葬大多数因施工破坏而暴露在外，仅余残壁或铺地砖。从墓葬形制上看，主要为土坑墓和砖室墓。墓

葬群中最早被发现的是两座宋墓。一座为单室砖室墓，墓主不详；另一座因有墓志出土，可确认墓主为强氏及其夫君邵亢，系

夫妻合葬墓（图一)。现将邵亢及强氏夫妇合葬墓的清理情况和主要收获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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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墓葬形制 

墓葬（编号2007DWM42）为竖穴土坑墓，平面呈长方形。墓向250°。墓室四壁加筑夯土。墓室内未发现尸骨，仅残存棺木

腐朽后留下的痕迹。墓壁残存高度约0.64米。夯土东西两壁宽0.2米、南北两壁宽0.4米（图二）。 

 

二、出土遗物 

出土遗物7 件，主要分布在墓室的西北角及东壁下。 

青白釉瓷碗1件。M42︰4，侈口，斜弧腹，浅足，满釉外底无釉，裂纹，白胎。口径11.8、底径3.4、高6.4厘米（图三︰1）。 

青白釉瓷高足杯1件。M42︰1，微敞口，斜弧腹，喇叭形足，满釉外底无釉，开片，白胎。口径6.8、底径3.8、高6.2厘米

（图三︰2）。 

青白釉瓷粉盒盖1件。M42︰2，顶面及内壁施釉，沿无釉，扁圆形，顶面微弧，白胎。直径5.2、高1.7厘米（图三︰3）。 

青白釉瓷器盖1件。M42︰3，残。宽沿，顶面圆弧，满釉，白胎。直径9.8、高1.8厘米（图三︰4）。 

登封窑白釉珍珠地划花花卉纹梅瓶2 件。大小、形制相同。圆唇，小口，短颈，溜肩，器身修长，下腹渐收，暗圈足。M42

︰5，施乳白釉，纹饰刻槽内填褐彩，胎釉之间施白色化装土，外腹上部饰牡丹图案，戳小圆圈为底纹，下部刻莲瓣纹，褐色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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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径6.6、底径9.3、高39.8 厘米（图三︰5；封底）。M42︰6，外腹纹饰分三部分，三者之间有四道弦纹间隔。上部饰牡丹图

案，戳小圆圈为底纹；中部饰四叶花图案，戳小圆圈为底纹；下部刻莲瓣纹，戳小圆圈为底纹，褐色胎（图三︰6）。 

 

石墓志一合。M42︰7，青石质，平面呈正方形。志盖长71.5、宽77、厚13.5厘米，行楷阴刻“丹杨郡夫人强氏墓铭”九字

（图四）。志石长71.5、宽78、厚12.5 厘米，志文楷书阴刻，大部清晰，共24行（图五）。录文如下。 

宋故赠吏部尚书邵公夫人墓志铭并序/宣奉郎、守秘书丞、充集贤校理、兼史馆捡讨、同判登闻鼓院、赐绯鱼袋王□撰/ 

夫人姓强氏，世家毗陵。父讳弼，举进士中科，补秀州嘉兴县主簿，非其好/也，罢去不复仕。夫人幼而警悟，长而慧淑。

主簿君奇之，属媒媪曰/：“吾女质相异它女，当善为择疋。”州里望族争问名，主簿君莫答也/。尚书安简公时为布衣，家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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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力学有奇声，而主簿君已先卒，其友侍郎/□公因君之志，遂以夫人归邵氏。夫人既归，以孝事其姑/，以和接其娣姒，以

恩待其族姻，族姻无戚疏，悉得其欢心。公举茂/材异等，名闻天下。历职清近，佐佑枢机。夫人历封晋阳县君、晋陵/郡君、

丹杨郡夫人。祀南郊，恩当进封，不授，请追封其母。/天子从之，追封其母葛氏为福昌县太君。夫人既贵显矣，未尝舍/妇事、

纵游观；禄赐丰矣，不以奢服御、厚畜积，起居、饮食常若。公为/布衣时，左右使令不识其有泰言得色，中外族人岁时必有及

焉。/公之以清德著闻当世，抑夫人有内助也。熙宁七年□□十七日，/以疾终于亳州之官舍，享年五十有七。后六十六日，公

亦薨。其孤/奉二柩归葬于丹杨，实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也。子男二人：埙，守秘书省/校书郎；䶵，太常寺太祝。女二人：琬

嫁大理寺捡法官、太常寺奉礼郎葛奉/世；琰嫁楚州淮阴县尉许安石。孙男女二人。铭曰：/曲阿之东，耿岗之原。岿然高者，

邵公之□；/祔而藏者，公之夫人。夫人翼翼，与公同德。/处丰不奢，为俭不啬。以刑室家，施于族姻。/族姻以任，妾御称仁。

逮事皇姑，矜式诸妇。/奉朝三宫，追荣及母。惟始惟卒，福禄公亝。/从公以归，万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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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墓志相关问题 

1.强氏生平 

强氏（1018—1074 年），“世家毗陵”，毗陵即今江苏省常州市，“常州郡号毗陵”［1］。父名强弼，进士中举，《咸淳毗

陵志》卷十一“科目”条下载有“大中祥符元年姚晔榜”“强弼”［2］。志文载强弼“补秀州嘉兴县主簿”，《万历嘉兴府志》

《光绪嘉兴府志》等史籍皆不载，可补史阙。强氏待嫁时，“州里望族争问名，主簿君莫答也”。“问名”本为古代婚仪六礼

步骤之一，是女家接受男家的求婚意向后，男家具书遣媒人携雁至女家问女之名、排行第几等，并“授雁，交授书”［3］。由于

强弼未允而未进入婚仪环节，因此志文中的“问名”应仅指求亲之意。“尚书安简公”即邵亢，“字兴宗，丹阳人”，卒后朝

廷“赠吏部尚书，即其乡赐以居宅，谥曰安简”［4］。“家丹杨”，丹杨即润州丹阳县，历史上此县名有“丹杨”“丹扬”“丹

阳”三种写法，谭其骧先生认为“杨是本字，阳、扬皆属假借”［5］。 

强弼逝世后，其友“侍郎□公”根据其生前意愿将强氏嫁与邵亢。“侍郎□公”可能为蒋堂。《咸淳毗陵志》载：“蒋堂，

字希鲁，宜兴人。举进士。明道初为侍御史。郭后废，堂与范公仲淹、孔公道辅极言不可。坐。黜为河南发运史。”［6］又“知

益州”，后“以礼部侍郎致仕”。据胡宿为其所撰《蒋公神道碑》可知，蒋堂“以皇祐六年三月辛酉考终于吴郡灵芝坊私第”［7］，

“寿七十五”［8］，可知其生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卒于皇祐六年（1054年）。蒋堂为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徐奭榜

进士［9］，比强弼晚四年中进士。两人属同时代，又同为常州人，且蒋堂长女“适刑部郎中、知制诰邵必”［10］，邵必则是邵亢的

叔叔，因此蒋堂有机会认识邵亢并把强氏许配给他。 

据志文，强氏“历封晋阳县君、晋陵郡君、丹杨郡夫人”。《宋史·职官志》载：“咸平四年，从舍人院详定群臣母、妻

所封郡县，依本姓望封。”［11］“姓望”即郡望。宋承唐习，大量的封爵以受封者的郡望地名加在其爵位之前，但“已经不像唐

代那样讲究郡望出身”［12］。按强氏郡望有“天水郡”“丹阳郡”［13］，并无“晋阳”，此“晋阳”应与太原郡所辖晋阳无关，

而可能为当时常州所辖的一个地名，唐时有“杨相如先天中为常州晋阳尉”［14］的记载。“晋陵”应指强氏的籍贯。“晋陵”即

毗陵。西晋时“改毗陵郡为晋陵郡，徙治丹徒县”，“并改毗陵县为晋陵”［15］。宋时仍名晋陵县。“丹杨”应指强氏郡望，西

汉时丹杨郡治在今安徽宣城。关于常州强氏起源，有学者指出“强氏先世溯源于春秋郑国大夫强鉏，世居关中岐陕之间。五代

纷争，始有常山太守将容、侍中郎将矢、将石兄弟三人为避乱南迁到杭州、余杭、润州、丹阳，江南强氏皆源于此。”［16］《万

姓统谱》则载南北朝时有“强将容，赵常山太守”［17］。强将容的南迁时间记载互异，尚需存疑。 

2.强氏夫君邵亢及子孙等情况 

邵亢（1014—1074 年），《宋史》有传，神宗朝参知政事王珪（1019—1085年）撰有《邵安简公亢墓志铭》（以下简称《邵

铭》）。丹阳邵氏祖居河朔，五代时邵亢的曾祖邵勋避乱南渡、移居丹阳，到北宋时邵亢的叔叔邵饰、邵景先、邵必三人先后

入仕，家族逐渐显贵。 

关于邵亢的科举、仕途，志云：“公举茂材异等，名闻天下。历职清近，佐佑枢机。”高度概括了邵亢一生的历官情况。

关于邵亢制科及第的具体年代，诸籍未载，《宋登科记考》将其列入“阙年制举登科若干人”［18］中。宋代科举分常科与非常科

两大类，常科有进士、诸科、武举，非常科有制科、童子科。茂材异等科即属制科中的一种，置于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

“以待布衣之被举者”［19］，考试方法是“先上艺业于有司，有司较之，然后试秘阁，中格，然后天子亲策之”。宋代制科取人

较少，故以寡为贵，选拔尤精，应试的天下才杰“或起之山林，或取之朝著，召之州县，多至大用焉”［20］，因此备受士大夫的

推崇。 

“历职清近，佐佑枢机”应指邵亢居官清贵近要及担任枢密副使等事。邵亢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在中央和地方间

迁转，官至号为“执政”的枢密副使。《邵铭》载为“公始以羁孤自拔，及历事三朝，位二府，显矣。”［21］北宋时，“馆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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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人瞩目的名流之选，一经此职，仕途通畅、提拔迅速”，故“文臣以能博得馆职为荣”［22］。阁职则是北宋储材及遴选高级官

吏的重要途径，阁臣侍从皇帝左右。邵亢在英宗朝受到信任、宠遇，曾任“直史馆”“同修起居注”“知制诰”等馆职，英宗

还任命他为“颍王府翊善”（颍王即后来的宋神宗），“赐三品服”。治平四年（1067 年）正月神宗即位后，邵亢“迁龙图阁

直学士、兵部员外郎、同知礼部贡举”；七月，“以枢密直学士知开封府”［23］；九月，“除枢密副使”［24］，“迁右谏议大夫”。

“龙图阁直学士”“枢密直学士”均为阁职，表明邵亢此时为神宗信任的近臣。枢密院是宋朝掌管全国军务的最高机构，简称

“枢府”。神宗元丰改制前，“枢密院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25］。邵亢任枢密副使的时间不长。一年多后，邵

亢因“论事与时多不合”［26］，“无大补益，帝颇厌之”［27］，遂称病请辞，但神宗“累诏不许”。熙宁元年（1068 年）十二月，

邵亢“以资政殿学士、给事中知越州”［28］。神宗此时仍对其礼遇有加，“遣使就第，所以劳存之良厚。”熙宁五年（1072 年）

春，神宗经过东宫，“邈然思旧臣，特迁礼部侍郎”。熙宁七年（1074年），邵亢“又徙亳州”，神宗“尝遣内侍冯宗道谕公

将复用”，但此时邵亢因病发而卒于亳州。 

志云：“祀南郊，恩当进封，不授。请追封其母。天子从之，追封其母葛氏为福昌县太君。”此事亦载于《邵铭》：邵亢

“同判吏部南曹。改太子中允……俄丁母忧。愿还一官以追封其母。朝廷许之，封其母孝感县太君。服除，再以为太子中允。

公固辞。除集贤校理，判登闻鼓院，为群牧判官。”按邵亢“同判吏部南曹”在至和元年（1054年）［29］，“除集贤校理，判登

闻鼓院，为群牧判官”在嘉祐元年（1056年）［30］，此事应发生于这两年之间。《邵铭》称邵亢母为刘氏，追封建安郡太夫人，

王珪《华阳集》所载《丁忧人邵亢亡母刘氏追封孝感县太君制》［31］，亦称其母为刘氏，追封孝感县太君。今应以志文为据纠正

史误。 

邵亢夫妇逝世后，神宗为其家人在丹阳建造宅第，又于其墓附近敕赐功德坟寺。《光绪丹阳县志》载“邵安简祠，在耿冈。

宋熙宁中敕赐祠地，场宇二百六十五号，地二十一亩三分二厘三毫”［32］。《民国丹阳县志补遗》则载：“孝感寺，县东北十五

里耿冈。宋枢密邵安简公功德院。熙宁间敕赐善庆孝感禅寺，僧无业建。明正统、景泰间相继增修。”［33］可知孝感寺在明代前

期尚存。邵亢夫妇合葬墓附近曾发现一尊石马，可能与该寺有关。史载：“龙图阁直学士邵必，通判邵约史，枢密使邵亢墓俱

在耿冈。”［34］据此推测，该墓附近的另一座宋墓墓主可能为邵必或其子邵约史。 

关于强氏和邵亢夫妇子孙情况，志文载其有二子二女，长子邵埙为守秘书省校书郎，次子邵䶵为太常寺太祝，长女邵琬嫁

与大理寺检法官、太常寺奉礼郎葛奉世，次女邵琰嫁与楚州淮阴县尉许安石。孙男孙女各一。《京口耆旧传》中有邵埙、邵䶵

的传记［35］。邵埙，字伯友，“元祐初，曾布经略河东，辟为属，掌文翰”，后“出知婺州金华，救荒有名。通判滁州，卒于官”。

邵䶵，字仲恭，“登熙宁六年进士第”，“神宗亲擢提举开封府界常平”，哲宗时“入为开封府推官”，后任郑州知州、陕西

转运副使等职，徽宗时“除直龙图阁，知秦州兼秦凤路经略安抚使”，累官至显谟阁待制。葛奉世在史料中有零星记载，“（熙

宁六年）八月壬申朔”，“杭州钱塘县丞葛奉世为太常寺奉礼郎，并充大理寺详断官”［36］。许安石，开封襄邑人，大中大夫许

拯四子［37］，宋代诗论家许顗（字彦周）之父［38］，元祐中为深泽令，“修理学校，民被其化”［39］，元丰间对深泽水患“治之有

方”，迁黄州麻城县令，后调江东漕。 

四、结语 

该墓因遭到严重破坏，无法获取完整的信息。从其墓葬形制来看，竖穴土坑墓虽然在南方地区很常见，但官员及家属采用

这种葬制的比重较小；就镇江地区（宋时辖丹徒、丹阳、金坛三县）而言，考古发现的竖穴土坑墓亦较少。葬于镇江市南郊的

章岷［40］（1002—1071 年）与邵亢卒年相近，其卒前为“光禄卿”，官阶低于邵亢卒前的“礼部侍郎”，但其墓为石顶砖壁竖

穴墓，出土器物（包括定窑和景德镇窑瓷器）也较本墓精美。这种情况可能与强氏生前不事积蓄，“处丰不奢，为俭不啬”有

关。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该墓墓壁四周加筑了夯土，且夯土四壁等距离镶嵌有大小相同的铁板，这在镇江地区的宋墓中尚

属首次发现。这种做法可能与安置棺木有关。 

《强氏墓志》的出土，为了解和研究强氏及其夫君邵亢的生平、家世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志文所载邵亢科举、历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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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可与《宋史》《邵铭》等文献相互补充、相互印证，拓宽了研究北宋名臣邵亢的资料基础。同时，志文中涉及的常州、丹

阳等处地名，亦为认识该地古今地名的变迁提供了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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